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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邢晓婧

接受接受《《环球时报环球时报》》专访专访，，日本著名人口学家山田昌弘称日本著名人口学家山田昌弘称：：

影视配乐影视配乐，，不甘当配角不甘当配角
本报记者 张雪婷

从“战后奇迹”到
“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经济

长期萎靡不振。当今日本年轻人初
出校门便进入低薪资、低成就、低晋升

机会的劳动环境。他们有的选择不婚、不
育、不工作、不出门，甚至缩回年迈的父母身
边甘做“单身寄生族”。失衡的人口结构对日本
社会造成巨大冲击，日本著名人口学家、内阁府
民间议员、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在新著《为避
免下坠而竞争——日本格差社会的未来》（如图）
中，从家庭社会学角度剖析日本年轻人为何陷入

集体“向下流动”的险境。山田昌弘日前在接
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同为亚洲

国家的中韩等国同样面临因少子高龄化
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日本的解决

方案和经验教训或许可
供中韩参考借鉴。

优秀的影视剧音乐，往往会成为影视
作品的“代言”。比如一说起 《星

球大战》《辛德勒的名单》《泰坦尼克
号》《加勒比海盗》等经典电影，很多人
耳边就会响起各自的主题配乐。近日，
国产动画黑马《雄狮少年》点燃互联网
舆论，背景音乐也成为舆论关注的重点
——电影中不断演奏的本土化插曲，将
故事的“广味小镇”衬托得更加有滋有
味。其实不只是《雄狮少年》，近些年国
产影视剧产出一批优质的“音乐副产
品”。有业内人士在接受《环球时报》记
者采访时认为，这正是中国影视行业更
成熟、更多元的表现。

“首先能想起来的就是《西游记》主
题曲”“对老电影比较有印象，比如《地道
战》”“《激情燃烧的岁月》用一个旋律演绎
整个作品，最令人难忘”……《环球时
报》记者询问不同年龄段观众印象最深

的国产影视剧音乐时，不少人称，“抓
耳”的配乐，往往附属于那些本身口碑
就很好的影视作品。音乐监制、影视配
乐师梁潇 （艺名“潇娘”） 接受《环球
时报》记者采访时称，以《甄嬛传》为
例，主题曲 《红颜劫》 及其多首变奏，
安陵容唱的《采莲曲》，以及悲剧剧情或
妃嫔陨落时常用的女声哼唱曲《长夜孤
枕》《女儿泪涟》等都能被人记住，这与
该剧高口碑有很大关系。在网络上，《甄
嬛传》粉丝剪辑视频长盛不衰，也反复
加强观众们的记忆点。另一个例子则
是，日本影视音乐大师久石让为姜文的
电影 《太阳照常升起》（2007年） 创作
的同名主题音乐，该配乐“出圈”是它
在 《让子弹飞》（2010年） 中再度响起
之时。“观众们能记住这样一个经典、有
力量的曲子，也侧面反映出大家的审美
和音乐教育有所提升。”

此前有观点称，国产影视音乐制作过
于“套路化”，且很少有“抓耳”的旋
律。实际上，对于影视音乐是否应“抓
耳”，很早就存在争议。赞同者认为配乐
应让观众印象深刻，“这首曲子就是这部
电影的代表”；另一种声音则认为配乐应
服务于剧情，“最好让观众无意识地融入
作品中，音乐本身不要太过突出”。对
此，梁潇认为，是否“抓耳”需要看导演
的意图和音乐的功能性，“很多导演是不
希望音乐抢戏剧情的”。她介绍称，音乐
制作更偏音效化，是如今该行业的大趋
势。如好莱坞科幻大片《沙丘》和国产
悬疑剧集《隐秘的角落》，就大胆地把一
些生活或想象中的音效放到配乐中，更
能还原剧情氛围。同时，音乐还会与影
视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元素更紧密结
合。梁潇担任音乐监制的国产动画剧集

《一人之下 4》中，就有多首配乐采用贵

州少数民族如苗
族、侗族大歌等元素。

梁潇认为，音乐显得
“套路化”，其实也是影视多元化

的正面效应。“主题旋律能否耳熟能详，
这很难预测。因为观众现在接触到的国
内外影视剧太多、太广，几个月后还能
常听同一首歌曲的情形越来越少。”

当然，影视音乐能否令人印象深刻
并“出圈”，也存在一定运气成分。在好
莱坞和日本，影视音乐领域已形成成熟
的产业链。如大名鼎鼎的配乐大师汉斯·
季默本人只负责旋律创作，他的音乐团
队则承担配器、音乐工程、出谱、混
音、音乐编辑等不同分工，这种模式能
把团队的个人优势和整体制作效率最大
化。相比之下，国内作曲家大都身兼数
职，这与行业并未完全成熟、专业人才
仍然缺乏有关。不过，随着近些年国产
影视作品多样化，相关音乐也更加多样
性，配乐师们正尝试从“套路”中寻求
创新。一些配乐师会融入不同曲风，比
如把电声融进管弦乐，或融入更多民族
乐器。

“国内配乐师越来越多，这个职业
已朝着正规化发展，比10年前专业了很
多。”梁潇介绍说，很多国内配乐从业者
都受过影视和音乐双系统训练，在大学
阶段，影视配乐专业课程也越来越受欢
迎。▲

“单身寄生族”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

么”？鲁迅的这句名言被印在《为避免
下坠而竞争》的封底上，日本至今仍面
临鲁迅这句近百年前发出的追问。中产
阶级会重新坠入生活困顿的社会底层
吗？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为避免下坠而
竞争”？山田昌弘在回答 《环球时报》
记者提问时称，以家庭为单位来看的
话，父母希望子女过得比自己好，子女
则希望能过上至少不输于父辈的生活。
现在日本年轻人的父辈（1960年以前出
生）恰逢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高收
入、有资产，退休金相对丰厚，跻身中
产阶级。与此相对，年轻一代（1970年
以后出生）毕业时，工作机会减少、收
入水平降低，他们父母一代获取的中产
阶级身份难以在年轻一代身上得到延
续。

山田昌弘介绍称，日本有很多低收
入群体至今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年龄从
20岁跨至 50岁。只要父母在世，这些

“孩子”即使不婚、不育、不工作，也
能生活下去，被诟病为“单身寄生
族”。新闻上也曾爆出为冒领退休金，
故意隐瞒父母死讯的诈骗事件。

日本年轻人的职场和收入状况直接
影响他们的婚育观念。山田昌弘告诉

《环球时报》记者，没有稳定工作、收
入低的男性难以得到女性青睐，只有年
收入 300万至 400万日元 （约合 16.5万
至 22万元人民币） 才能拿到婚恋市场
入场券，这令很多男性望而却步，索性
放弃婚育。高收入女性在没有遇到合适
结婚对象的情况下宁愿选择单身，勉强
结婚的女性婚后倾向回归家庭。不过，
由于男性收入减少，女性婚后无法安心
当家庭主妇，需要在超市、便利店等场
所从事收银、清扫等体力劳动补贴家
用。山田昌弘说，“这种工作很难获得
满足感，欧美国家靠移民来做，日本则
是年轻人在做。”

他们失去“向上的憧憬”
在采访中山田昌弘提到，相比于欧

美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东亚国家
属于“年轻时不努力向上，之后
便难以挽回”的社会。山田认
为，总体而言，对于男性来
说，考上什么层次的大学决
定毕业进入什么层次的公
司，也决定将来生活的
层次；对于女性来说，
与 什 么 层 次 的 男 性 结
婚，决定将来生活的层
次。这两条路径是防止

“阶层下坠”的重要机
会。

残酷的是，日本大
学升学率约为 50%，考上
名牌大学的更是凤毛麟

角 。 在 学 历 至 上 的 日 本 社
会，高中或以下学历的人难
以生存，索性自暴自弃、彻
底躺平。那些在这场“为了
防止下坠而竞争”中的获胜
者，他们以学历为敲门砖找
到 稳 定 的 工 作 ， 从 此 失 去

“向上的憧憬”，想要安稳度
日的愿望十分强烈。

美国一项调查显示，1989年全球大
企业股价排名50强中，日本企业占据32
席甚至包揽前五；而在 2018年榜单中，
仅剩丰田汽车一家日本企业独撑门面。

如今日本年轻人
的生活现状，正
是对这一榜单变
化的合理解释。

“不敢冒险！”山
田昌弘对《环球
时报》 记者说，
日本年轻人进入
公司以后，为了
稳妥起见，事事
服 从 安 排 ， 缺
少创新。没有创
新的社会怎么会
有全球领先的企
业？何况很多年
轻 人 根 本 不 工

作，就靠父母养着。他还提到
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虽然经
济 衰 退 ， 但 犯 罪 率 也 随 之 减
少，特别是少有年轻人犯罪的
情况。他解释称，有欲望才会
想要去获取什么，什么都不想
要的人自然不会犯罪。这从另
一个角度佐证了日本年轻人的

“无欲望”。
那些日本年轻人担心自己的未来

吗？山田昌弘给出的回答相当简单——
他们根本不会去想未来。

如何让年轻人看到希望？
长此以往，日本是否会成

为第一个大量国民“集体下
坠”的发达国家？“不是下坠，
是在不知不觉中缓缓衰退。”山
田昌弘认为，“下坠”是突然

“从高到低”，日本的情况好比
“温水煮青蛙”，最危险的是变
化一点点发生，日本人会在毫

无察觉中变穷。
山田昌弘在书中写道：当前

的日本年轻人没有到穷困潦倒的地
步，但已失去“向上生长”的动力和

愿望。“这些年轻人没有未来，”他对
《环球时报》记者坦言称，现存问题恐在
20年后迎来集中暴发，难以想象那时的
日本会是什么样子。想必这群“孩子”
年事已高，没有工作，大概率依靠父母
存款过活，陷入真正的困境，阶层“向
下流动”势不可挡。

山田昌弘尝试给出对策，他认为解
决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让年轻人看到希
望”。在职场上，打破固有的年功序列制
度下的薪资体系，让年轻人有晋升到管
理层的可能性；在婚育方面，摆脱父母
与子女深度绑定的寄生文化，为寻找伴
侣、组建家庭做准备。整个社会，应为
年轻人提供一个充满希望的环境。

山田昌弘对 《环球时报》 记者说，
日本所遇到的问题有可能在30年至50年
后在中韩等国上演，日
本的解决方案和经验教
训或许可供中
韩 参 考 借
鉴。▲

日本年轻人集体日本年轻人集体““向下流动向下流动””


